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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上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
师张斌做客“齐鲁大讲坛”，为听众讲解“时
代的挑战—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就工业社
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节点上，政府、企业、
百姓如何应对种种机遇和挑战展开生动论述，
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祖籍蓬莱的张斌，温文尔雅，来到山东，
倍感亲切。

这位40岁的青年才俊，瘦高个，着休闲
服、牛仔裤，声音极富磁性。平时蜗居在家，
照顾两个孩子、甘当家庭“煮夫”。其余时
间，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观察、思考、写作
中。

他对经济现象的捕捉和洞察，敏锐而深
刻。“坦率说，我做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个
题目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做这个课题也是个
人的兴趣，社会的转型发展渗透到个人生活，
从远处看，变化的轨迹很明显。”

中国经济正积蓄能量

“经济发展不可能是匀速的。经济增长是
阶段性的，从高到低，由低攀高，是在不断积
蓄能量。”依此规律，张斌发现2008年金融危
机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果拉长一点时间看，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
门槛上，这个门槛如果迈过去了，就可能成为
高收入国家。”

经济跨越“门槛”的标准，张斌借鉴美国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提出人类发展
三阶段理论来解读。“人类社会必然经历三个
阶段——— 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
会。在前工业社会，人跟大自然作斗争，人类
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在解决温饱问题。到了工业
社会，核心矛盾是人和机器之间的矛盾。人类
有越来越多的好机器，生产出来越来越多、越
来越好的产品。”

丹尼尔·贝尔甫一提出三阶段理论时，他
认为只有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随后几十年
里，西欧、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纷
纷跨入后工业社会。张斌介绍道，其明显指标
是：就业比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比重
急剧下降，服务业比重急剧上升，工业社会创
造出来的家用电器、交通工具等基本饱和，以
信息服务业为支撑的后工业社会逐步到来。

“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时，人们会把更多
的钱放在教育、医疗、娱乐上，而不是继续购
买汽车、电视机。在工业社会的后期，城市的
过度扩张，城市病越来越突出，同时人们对服
务业、对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对一些民生基础
设施建设，对公共服务，乃至好的空气，这一
系列的需求是与日俱增的。”张斌谈到收入水
平提高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铸就了社
会转型的推力。

“后工业社会的核心矛盾，是人与人之间
的矛盾。人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机器，而是更
好的服务。这个过程中，政府提供的服务也
好，社会组织或个人提供的服务也好，双方如
何取得信任关系，改善服务质量，这是人和人
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发展中最迫切，也是最
大的矛盾。”张斌重申“服务”在后工业社会
中的重要性。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从工业社会进入到后
工业社会的，它需要一定的收入水平，这背后
隐藏的是整个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我用
国际标准购买力评价，当收入水平在八千到一
万国际元这个区间时，这个国家才可能发生从
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变化。”张斌解释
道。

“回头来看中国，截止到今年，如果按购
买力标准来算，我们也超过一万国际元。其
实，早在2011年，我们就到了这个水平。如果
和其他的国家规律一样的话，中国经济正处在
高增长之后的积蓄能量阶段，或者叫调整阶
段，在为向后工业化转型作准备。事实也是如
此，我们从2008年以后工业部门占比在下降，
服务业的占比在上升，这和国际经验一致。”
张斌说道。

服务业需要金融体系改革

“如果转型顺利，老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

好，不仅仅吃饱肚子、消费工业品，在教育、
养老、医疗卫生、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的福利
也日趋配套，这才是转型的目的。为了适应新
阶段，过去我们想当然的东西，都面临挑
战。”张斌如是强调“转型”的必要性。

在张斌看来，虽然我国在向后工业社会转
型的节点上，但整个社会在供给服务，如城市
公共服务、一般服务业、高附加值的工业品、
民生基础设施等方面，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
“过去我们是在陆地上跑，现在作了一个跳水
的动作，要到水里去了，却发现水塘里没有多
少水。”张斌形象地比喻道。

究其原因，张斌认为表面上问题出在政
府，“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
第一是政府管了不该管的，第二是该管的没管
好。就像现在医疗、教育，包括交通的服务，
本不需要政府去管，但政府手伸得太长、管得
太多，最后限制了发展。”

“我们也不能把板子都打在政府身上，政
府有政府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完全是政府的
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现象的问题。”话锋一
转，张斌谈到信息对称的问题。

“比如你去商店里买彩电，他告诉你什么
牌子、什么型号，你大概知道这个产品会是什
么样。但你去医院开药，不管你好还是没好，
都很难说服务的质量究竟怎么样，他给你开的
药值不值。还有教育、养老等，这种服务类产
品不是制造业产品，它是无形的。消费者跟供
给者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这就很自然而然，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
你。”张斌解释道。

在张斌的研究视野中，经济转型还需一个
不可忽视的因素——— 金融体系，“如果不搞新
的金融体系，是不可能完成向后工业社会转型
发展的。”

“在传统制造业发展过程中，银行的作用
其实很简单，只要认识字，认识那些房产证、
出口的各种定单就可以审查放贷。因为制造业
有个特点，产品是有形的，厂房、设备都可以
拿来抵押，而且国际市场相对稳定，利润也相
对稳定。这时候银行和企业都能赚钱。”张斌
分析道。

“到了服务业时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它的核心矛盾在人与人之间。我跟银行说：我
来了，你给我贷500万。银行很难仅凭一个人
的呼号或信誉，来放出贷款。制造业可以复制
别人的做法，即使做不到别人的程度，模仿个
七八成也能赚到钱。但服务业不同，服务业的
失败率很高，门槛很低。”张斌如是谈及服务
业与银行的新型关系。

“我在我们小区生活十几年了，我就观察
我们小区门口的商业，小店铺基本上是三年一
换，有的一年都做不到。服务业就是这样，你
拿不出像样的产品，就没法向银行要求贷款，

所以需要金融体系改革，来激励服务业发
展。”张斌举例说。

“新常态”专治后遗症

随着大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与日俱增，很
多地方需要大量投资，这仅依靠银行是难以实
现的。“投资机会很多，关键是做什么样的投
资，是不是能够引导资源向未来的服务业发
展，引导民生方面的投资。”张斌说道。

政府在结构转型、经济下滑的压力下，往
往出来刺激政策，通过增加对铁路、公路等基
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对钢铁、水泥等工业品的
需求，缓解工业品的压力。这种刺激政策带来
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张斌认为，当高端基础设施越来越多时，
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修第一条高速公路很
赚钱，但修到第三条时就没那么赚钱了，因为
有边际效应，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很低，只
有3%；第二，既然是刺激政策，就要在短期内
拿出很多项目，那必然带来糟糕的设计，铺张
浪费。

“你看看北京地铁，地铁就是地铁，什么
也没有。在法国巴黎，地铁犹如一个庞大的地
下超市，地铁站里百货、报刊、饮食、音像、
图书、服装鞋帽、礼品等商业网点超过800
家。这在极大缓解地上压力的同时，还带动了
商业发展。有的城市高铁站前广场跟足球场似
的，本来修高铁是为了节省时间，但这么大的
站前广场,出站得20分钟才能走出来。”张斌说
道。

铺张浪费并不意味着基础设施过剩。“在
北京的CBD，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后面有很多
在县城都很难看到的油毡房，全都是临时搭起
来的违章建筑。如果从容积率上来说，这就是
‘城中别墅’啊。我们的基础设施远没有做
好，那些很小的、地下的、跟民生联系很紧密
的，很多是不完善的。”张斌感叹道。

不当的刺激政策有后遗症，主要是延迟了
资源从产能过剩的传统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
张斌认为，政府看到后遗症越来越多，不会持
续出台刺激政策，所以有了另外一条思路———
新常态政策。

“‘常态’这个词不是一个经济学的名
词，经济学我们讲稳态，稳态是讲水平或者增
长速度保持在固定的水平。在我看来，新常态
的政策其实是对过去强刺激政策进行反思后，
提出来的新的工作思路。”张斌解释道。

在记者问及政府政策是否到位时，张斌回
答道：“政府也是在不断学习调整中，在应对
经济结构挑战时，很多金融市场方面的改革非
常成功，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做得很好。

金融市场改革真的是资本市场的力量，资本市
场的力量对于公共改革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老讲政府职能改革，其实不应该把
注意力全放在政府身上，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谁
在推着它，哪些新的力量在推着它改革，市场
的力量很重要。”张斌说道。

张斌以医疗改革举例说明，“过去到医院
看病难。现在中国主要的风投公司最看中的项
目就是医院，他们都在往里面投钱。过去私人
没法做，政府都卡死了。现在这些钱敢进去
了，这些钱不是盲目的，它会带来一定的变
化。不仅如此，与医院同时兴起的还有制药、
医疗保险、职业教育和房地产等众多产业。收
益不仅在于短期，这些投资会增加人力资本和
减少交易成本，最终为经济增长夯实基础。”

在张斌看来，仅仅增加对服务业的投资意
愿还不够，人和资本要进得去才行。把服务业
市场准入大门打开，资源能够流入服务业部
门，这需要放开医疗、教育、环境、交通、电
信和金融等部门的行业准入大门和建立公平市
场竞争环境。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它需
要打破诸多势力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但这也
是能够支撑起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途
径。”张斌恳切地说。

更公正地对待每个行业

如果想完成转型的腾笼换鸟、完成从工业
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让服务业发挥更大
的作用，人们得到更好的生活水准，仅仅依靠
新常态政策是不够的。

张斌指出，整个社会不光是政府，都需要
转身求变，首先在发展理念上认识到转型。

中国悠久历史，有民族自豪感，同时在过
去的一百年中有很长的屈辱历史，这个背景使
中国人有强烈的赶超意识。所谓赶超，其实是
工业产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比拼，可以赶上
国际先进水平。整个政府和精英阶层有强烈共
识要发展工业。

“我觉得发展工业的思路大部分时间是对
的，但到了社会面临经济转型时期，如果还讲
‘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战略’等，就很难
想象能有真正有利于服务业的政策出台。这些
理念需要重新审视，因为我们现在的突出矛盾
不是在人和物之间，而是人和政府之间、人和
企业之间，应该更公正地对待每一个行业。”
张斌强调道。

展望未来，张斌认为，如果将行业平等的
理念转化成行动，人们就会发现我们平时讲的
民权、民生、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包容性发展，
更多是在强调处理人与政府之间、个人和个人
之间、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能改变理
念，我们的政策还会集中财政资源，集中各方面
的资源作各种各样的大项目。过去我们花很多
精力做这些事很有必要，但要完全完成理念的
转换可能需要一代人。”张斌说道。

在服务业中，公共服务和一些高端服务业
占比很重，这需要合理的政策，也面临三个大
问题。张斌解释道：“第一，政府为什么要给
你提供服务？这需要激励机制的作用。第二，
政府怎么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得实现信
息对称。第三，即便政府想为你服务，也知道
你需要服务，他怎么给你提供好的服务？这需
要技术的力量。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我想全
世界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要解决以上三个问题，从国内外情况看，
需要三种力量。“第一，需要强政府，一个干
事的政府。如果政府不干事，这些公共服务需
要不可能得到满足。”张斌说道。

在张斌看来，光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政
府天天想着捞好处也不行，所以要有一个民主
的监督或者民主的质询机制。“这个提出质询
的机制，提醒政府我交了钱，我是纳税人，你
要给我提供服务。还能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通
道，告诉政府我还需要什么。”张斌阐述道。

第三种力量即法治。对此，张斌也有自己
的理解：所有的法治都是你讲你的，我干我
的，人与人之间有了清晰的边界之后，才可能
融洽相处。比如家庭生活中，当婆媳关系不融
洽时，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每个人记住自己
的权利义务，不要越界。我们在协调人与人、
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时候，也是同样道理，要
明确界限、边界，让大家能够合在一块。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门槛上，这个门槛如果迈过去

了，就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当生活中的普通一员渴望的不再是商场里更大的彩电和更多的衣服，而是医生的笑

脸、孩子更少的作业、更方便的出行和更新鲜的空气时，经济结构就必须为这种需求变化而转型。

张斌：我们踏在转型的门槛上
□ 本报记者 卢昱

“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
坎的关口，但互联网创业正如火如荼地席卷大
江南北。

对此，张斌有自己的见解，“互联网在某
些领域起到了加速剂的作用，它改变了产业形
态，会加速新陈代谢。很多企业会死掉，也会
带来新企业的产生。最高端的制造业，都在服
务业最发达的国家，工业和服务业是互补的。
对创业者来说，压力会更大，会逼迫产业、产
品升级，在机器设备、产品研发上下功夫。好
企业都是被逼出来的。”

对于最近股票价格上涨，张斌分析道：
“一个东西价格高低大概看三个因素：第一，
这个东西好不好；第二个你喜欢不喜欢；第三
个你钱多不多。所谓好不好对于股票来讲就是
预期怎么样，喜欢不喜欢就是风险偏好，价格
高低就是市场流动性，看资产价格就看这三个
要素的变化。这三个因素大概看一下你可以找
到股市上涨的理由。”

“投资这件事，是对人性的考验，你能不
能管理好你的恐惧心理，能不能管理好你的贪
婪，能不能长期做到理性，这其实很难做到。
我在股市到了特别特别便宜的时候会买一些，
但风险稍微大一些，我就赶紧撤出来。尤其年
长的人更要注意。”张斌坦言，自己不愿投身
股市。

对于近期冷热相间的房地产行业，张斌预
测道：“最近房价，包括房地产开发融资成本
降低，央行几次降息，公积金政策的变化，房
价会相对改善，所以没有那么悲观。我还是认
同宏观经济今年往上走的。”

当生活中的普通一员渴望的不再是商场里
更大的彩电和更多的衣服，而是医生的笑脸、
孩子更少的作业、更方便的出行和更新鲜的空
气时，经济结构就必须为这种需求变化而转
型。对于个人如何享受到转型期的福利，张斌
支招——— “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不要指望政府会非常主动的，把它
应该做的，你想要的公共服务提供给你。我们
可能需要更多的利用现有的法律，利用现有的
沟通环节，需要把从下到上的声音和抱怨发出
来。特别是公共利益牵扯到自己的时候，更需
要发出自己声音。”张斌说道。

张斌以自己的经历举例，“我住的楼下有
很多小餐馆，这些小餐馆到了晚上十一二点的
时候还在开着音箱放歌，最不能忍受的是到了
凌晨4点多还在放。声音非常大，楼下隔好几条
街都能听见。我去找过几次，他们不听劝。我
打过几次 1 1 0，也是当时起效，后来还是照
放。”

“我们整个小区很多人都反映，都无济于
事。最后我想了个办法，我给市长信箱写信，
把问题反映清楚，没多久一位秘书给我打电
话，说这个问题我们会想办法解决，请你监
督。后来这个大喇叭再也不响了。”

“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关心公共事务的
人和精力很少。去年我去参加世界银行的会
议，碰到一个人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律师，也
有自己的企业。他说自己这几十年就没做别的
事，就是每年都给世界银行写信，要求他们信
息透明。现在世界银行开会都会请他。其实在
咱们这也是一样，政府在这儿放着，你如果不
给它压力，你不能指望他上门来给我们服
务。”张斌说道。

张斌认为，“发出自己的声音”需要漫长
的过程，需要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的提高，跟
政府一块儿合力推动公共服务改善。“我们还
是需要有耐心的，这是整个社会公民素质提高
的过程，是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互动过
程。”

“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的问
题，资源重新配置没有一个好的转移，未来几
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对
于未来，张斌不无担忧地说。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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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为听众讲解“中国经济的结
构转型”。

星战粉丝齐聚米兰
庆祝星球大战日

因为电影《星球大
战》系列的一句经典台
词：“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与“五月四日”
发音相近，因此5月4日被粉
丝定为“星球大战日”。他
们齐聚米兰，模仿电影各
种角色，庆祝星球大战日。

意大利女宇航员
在太空冲咖啡

来自意大利的女性航
天员克利斯托佛瑞提在太
空中使用咖啡机冲泡了一
杯咖啡，由此成为世界上
第一位“太空咖啡师”。
她引用电影中的台词说：
“咖啡是有史以来最棒的
有机悬浮液”。

巴西小女孩
为摆脱贫困而选美

一年一度的巴西女孩
选美大赛又开始了，众多8
到 1 2岁的女孩参加了比
赛。这些女孩都是为了摆
脱贫困，赢得奖金。

英国夫妻举行
首例“钢丝上的婚礼”

英国萨默塞特，克里斯·
布尔与菲比·贝克夫妻将浪漫
演绎到了新高度——— 穿礼服
走过25米高75米长的绳索，在
中间牵手，然后说出“我愿
意”。这是英国首例“钢丝
上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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